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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转课堂是一种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方式。然而，现今大学里的翻转课堂大都只具其“形”，未得其“神”，未能真正实现以学生学习为中心。因此，有必要深入追问和清晰回答“怎样设计出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大学翻转课堂”这一问题，其具体内含何以可能、何以可行、何以可致和何以可成四个子问题。针对“何以可能”，基于探究共同体理论，厘清学生学习中心课堂的基本特征，提出9条“原理性”设计策略。针对“何以可行”，基于首要教学原理，规划出翻转课堂的具体环节，研制出11条“程序性”设计策略。针对“何以可致”，基于已有实证研究梳理出翻转课堂各实施环节中师生所遇难题，提出加以破解的9条“操作性”设计策略。在此基础上，“原理—程序—操作”三层次设计策略体系得以建构。展望未来，原理层次需有效建构文化自觉型设计策略，程序层次需持续探索技术优化型设计策略，操作层次需重点关注内容定向型设计策略。综合把握和应用该设计策略体系并有所创新，使得指向“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大学翻转课堂设计得以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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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8年9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提出“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通过教学改革促进学习革命，积极推广小班化教学、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在教育政策上，翻转课堂的应用与推广被确立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深化大学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从实质上看，翻转课堂追求灵活革新教学模式，落脚点在于“以学生学习为中心。”
什么是翻转课堂？国外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教学方式说”和“技术取向说”。前者强调翻转课堂是一种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学生在课前完成一些任务以获得基础知识，在课堂上则通过项目式学习、问题式学习等方式掌握并应用这些知识，由此，课堂成为学生合作学习和主动学习的环境（Chis et al.，2018）；后者强调技术的作用，认为翻转课堂是一种混合学习，以技术平台和面授教学作为师生互动的中介，将传统课堂活动延展至课外（Graham et al.，2017）。国内学界也主要有两种解释：“促进参与说”和“促进内化说”。前者视翻转课堂为信息化背景下兴起的一种新型教学方式，课堂教学指令发生在课前独立的教学空间，教师扮演引导者角色，引导学生参与到重构的动态小组中进行学习（钟晓流等，2013）；后者认为翻转课堂即课内外学习任务和时间的重调，通过信息技术在课前完成知识传授，通过师生与生生互动增加知识内化次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谭明杰等，2018）。综合而言，翻转课堂是在技术支持下，学生课前完成基础知识的精学，课堂上师生合作进行知识应用与问题解决，经由教学流程的翻转带动师生角色发生转变以及教育理念、内容、方式与评价等产生变革，进而带动学生的学习投入度提高、课堂学习参与度增强以及知识内化与应用效果提升。
近年来，国外的研究重视使用实证方法探讨翻转课堂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效果和遭遇的挑战，并提出了若干改进实践的路径。有研究者发现翻转课堂能大幅提高出勤率、调动学生参与课堂、促进学生使用主动学习方法和提高学业成绩（Prober et al.，2013），师生对于翻转课堂的主观接受度较高，学生能较好适应这一学习方式，教师对该方式也较为认可（Ferreri et al.，2013）。还有研究者从学生、教师和技术等角度，分析了应用翻转课堂遇到的常见问题。比如，学生课外学习期间获得的教师有效指导不够、教师工作量明显增加和视频质量不高（Akçayır et al.，2018）。另有研究者提出要基于相应的理论框架设计翻转课堂，以便解决面授教学存在的仅凭教师经验设计而难以保证质量等问题（O’Flaherty et al.，2015）。国内对翻转课堂的研究，最初集中于探讨其由来和发展脉络，并尝试界定概念，介绍翻转课堂具体的实施步骤。随着研究的深入，进一步分析了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相比所具备的更新教学理念、重构教学结构和突破时空局限等优势（朱宏洁等，2013）。在此基础上，也开始反思翻转课堂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如何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活学生互动学习的效能以及提升学生的知识与技能习得水平（卢强，2013）。
综上所述，翻转课堂是一种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已得到学界公认。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今大学里的许多翻转课堂属于只具其“形”，未得其“神”，即未能真正实现以学生学习为中心。本文在分析和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重点探讨“采用哪些具体策略才能设计出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大学翻转课堂”这一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具体思路是从翻转课堂的设计策略切入，逐一论述“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大学翻转课堂何以可能、何以可行、何以可致及何以可成。
二、何以可能：基于探究共同体理论的原理性设计策略
翻转课堂能与其他主动学习方法结合使用，而且形式灵活、适用性强，在落实“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理念方面具有独特优势（Murillo-Zamorano et al.，2019）。为了设计出指向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下简称“学习中心”）的大学翻转课堂，必须先梳理出学习中心课堂的基本特征，以此为基础才能提出相应的设计策略。
1.基于探究共同体理论厘清学习中心课堂的特征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一些高校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让人误认为“学习中心”时代已经来临。可是，行动一般落后于宣言。当前大学的教学观念和管理方式等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于传统的以教师的教为中心的状态。调查研究表明，很多高校仍保持教材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师授课内容死板落后，缺乏吸引力（杨秀丽等，2018）。想要急速改变这样的现状或许很难，但是探明学习中心课堂究竟有哪些特征，寻找已有大学翻转课堂与学习中心课堂之间的差距，从而明确改进方向则是迫切需要的。
纵观众多理论，建基于约翰·杜威（John Dewey）实践探究哲学思想的探究共同体理论，明确梳理了学习中心课堂的基本特征。探究共同体理论认为，教学不应局限于教师向学生传递信息，更应该调动学生的主体性，鼓励学生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和对话，建构知识并获取经验，进而发展高层次思维能力。因此，该理论注重建立社会临场感（Social Presence）、教学临场感（Teaching Presence）、认知临场感（Cognitive Presence）和学生临场感（Learner Presence）。四种临场感之间并非独立，而是存在一定的影响关系，比如社会临场感和教学临场感对认知临场感的影响会受学生临场感的调节，如图1所示（Shea et al.，2010）。其中，社会临场感是指学生能够在探究共同体中表现出真实的自我，该临场感的建立需要为学生提供表达自我情感的机会，允许共同体成员开放交流并获得反馈。这要求学习中心课堂具备“开放、交互”的特征。教学临场感是指教师为帮助学生达到富有价值的学习结果应履行相应责任，该临场感的建立需要教师精心创建课程内容、组织教学活动、实时监控和管理学生的协作与反思过程、核查学生的学习目标达成情况并给予学生及时诊断与指导。这要求学习中心课堂具备“精心规划、动态调整”的特征。认知临场感是指学生通过持续性、批判性对话和反思获取并应用知识，该临场感的建立需要教师提供能够触发学生旧知的、具备一定挑战性的、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学生通过探究活动形成对问题的理解，进而开展对话将相应理解加以整合，并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形成解答问题的思路。这要求学习中心课堂具备“一定程度的探究性、挑战性”的特征。学生临场感是指学生及时调控个人的认知、情感、动机及行为等，该临场感的建立需要学生能够提出完成学习任务的计划与设想，与共同体成员一起监控任务完成进展并选择有利于完成学习任务的策略。这要求学习中心课堂具备“能动、自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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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探究共同体理论模型
2.体现学习中心特征的翻转课堂原理性设计策略
为了构建具备社会、教学、认知和学生临场感的学习中心课堂，翻转课堂的设计需要运用“建构共同体”“选用媒介”“重视预习”“完善评估”“及时反馈”“激活旧知”“建立关联”“精心指导”及“鼓励应用”这9条策略（见表1）。
表1　学习中心大学翻转课堂的9条原理性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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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如下：（1）建构共同体，强调建构探究共同体以使学生有机会相互学习并获得新观点。翻转课堂进行翻转的目的不能囿于知识学习效率的提升，还要培育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以及和他人展开深层次互动的能力（李西顺，2018）。然而，当前许多课堂在组织小组活动时都遇到一定阻碍，如学生很难协调组员的角色及平均分配学习任务量等。教师需要为建构探究共同体提供便利，引导学生轮流在共同体中扮演各种角色，形成积极互赖。（2）选用媒介，要求教师选择易获取、易操作的技术开展线上视频教学，减少学生遭遇不必要的技术挑战。（3）重视预习，要求学生认真观看视频，做好课前准备。学生的预习情况将影响课堂活动的参与度，为此，教师可设计课前小测验以督促学生预习。（4）完善评估，强调教师做到促进“教—学—评”一体化，在学习过程中采取各种形式（如低风险测试、提问、撰写反思等）落实评估，基于证据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课内外学习活动的参与度以优化教学。（5）及时反馈，意味着教师需预留出与每个学生小组交流的机会和时间，提供必要反馈和辅导以支持学生自主学习活动的持续有效开展。（6）激活旧知，鼓励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回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旧知，为学习新知奠基。（7）建立关联，强调视频与课堂学习内容间要具备一致性和关联性，否则就会分散学生在课堂上的注意力，因而教师需有序设计和组织教学内容与学习任务。（8）精心指导，要求教师在课前给予学生清晰明确且结构良好的指导，这样才能为课堂活动提供脚手架，避免学生课外花费过多时间并产生消极情绪。（9）鼓励应用，教师适时提供课外视频，给学生预留足够的学习时间。学生在课外掌握视频教学内容后，课堂应用知识的活动才能更加顺利地开展（Kim et al.，2014）。
上述9条策略能够通过影响设计者的观念与态度而渗透到各学科的翻转课堂具体设计与实施之中，可称之为“原理性设计策略”。其突出的作用在于为翻转课堂的设计提供原理层面的指导，具有“原理的指导性”“理念的抽象性”“内容的广泛适用性”和“程序的非特定性”等特点，这类策略使创建指向学习中心的大学翻转课堂得以可能。
三、何以可行：落实翻转课堂环节的程序性设计策略
为了使指向学习中心的翻转课堂得以可行，还需在“原理性设计策略”指引下规划出翻转课堂的具体环节，进而研制出落实各环节的相应策略。这就涉及到翻转课堂的“程序性设计策略”。
1.基于首要教学原理规划翻转课堂具体环节
戴维·梅里尔（David Merrill）的首要教学原理，为规划翻转课堂的“课外学习”和“课内学习”应当经历的具体环节提供了依据。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信息传递与交流变得更加便利，出现了将“传递信息”等同于“教学”的误区。戴维·梅里尔基于罗伯特·加涅（Robert M. Gagné）对学习结果的分类，在考察和比较11种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提出首要教学原理，重在引领教学走上有效率、有效果和有魅力之路（魏戈，2012）。该原理的实践价值已得到众多研究验证，学者们基于该原理开展了微课、慕课和电子教材等研究，帮助学生有效提升完成学习任务的速度和学习动机（Frick et al.，2010）。
首要教学原理以问题解决为根本目标，包含5个核心要素（Merrill，2002）：（1）问题（Problem），即学生需要接触实际问题，体验通过学习解决问题的过程。（2）激活（Activation），即学生的旧知需要得到激活，并成为学习新知的基础。（3）演示（Demonstration），即新知识需以恰当方式进行演示。（4）应用（Application），即学生有机会应用所学知识。（5）整合（Integration），即学生把新知整合到自身的知识体系中，并将所学知识融入到真实生活中。该原理不仅关注“教师的教”，更关注“学生的学”，强调整个教学活动应从学生学的角度出发，满足学生学习需要，帮助学生在循序渐进的阶段式学习过程中不断提升问题解决和探索发现的能力。首要教学原理为翻转课堂教学环节的设计提供了理论指导，翻转课堂的课外教学阶段主要需包含“激活旧知”“演示新知”和“应用新知”三个环节，课内教学阶段则需包含“激活新知”“应用新知”及“整合所学”三个环节。其中，课外教学阶段与课内教学阶段“应用新知”的水平和方式存在差异。
2.落实翻转课堂具体环节的程序性设计策略
为了落实翻转课堂的每一个具体环节，需要研制出实施这些环节的基本策略，可称之为程序性设计策略，共有11条，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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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学习中心大学翻转课堂的11条程序性设计策略
为保证课内外教学的有效性，教师需要在准备阶段基于课程的核心内容精心选择学习材料和不同难度水平的问题。课外教学阶段包括：（1）课外激活旧知环节。教师向学生提供复习视频，引导学生回忆和联系相关旧知或经验作为学习新知的基础。（2）课外演示新知环节。首先，教师为学生提供2~3个6分钟以内的教学视频，视频中的知识运用多种形式进行表征，并引导学生对不同表征形式展开比较；其次，为保证学生认真观看视频，教师可提供课外学习记录表，让学生在记录表上做笔记、写心得，完成后提交给老师；再次，网络平台还需设置“提问与解答”栏目，便于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及时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3）课外应用新知环节。教师设置需要应用视频所学知识的在线测试或练习，要求学生在网络平台撰写解答过程或思路以保障习题完成质量，并根据学生完成情况准备课堂学习活动。课内教学阶段包括：（1）课内激活新知环节。考虑到部分学生会较早观看课前视频，教师需要对视频中的关键内容作简要回顾，唤起学生课外学习的新知，为课堂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教师还需要根据学生回顾视频时的表现提供相应反馈，积极调整教学的内容和进度以适应学生的学情。（2）课内应用新知环节。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可以选择独立或合作解答教师提供的不同难度的问题，教师在一旁及时提供指导。（3）课内整合所学环节。学生融会贯通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来讨论前沿问题或解决实际问题，教师引导学生探索和创造个性化的知识与技能应用方式并展开反思。
原理性设计策略主要提供理念指引，而程序性设计策略则按阶段和环节研制出较为具体的适用于大学多学科翻转课堂的设计策略。往上，其可接受原理性设计策略的指导，秉承学习中心课堂教学理念；向下，可根据各门课程的具体特征对相应策略进行调整，提出更灵活的操作性设计策略。
四、何以可致：有效破解翻转课堂实践难题的操作性设计策略
设计指向学习中心的大学翻转课堂，除了原理性设计策略的理念指导，以及程序性设计策略的步骤指引，还需综合考虑操作实践过程中会出现的诸多困难，研制出能有效破解这些难题的更有针对性的操作性设计策略。
1.基于实证研究综述明确师生所遇难题
“问题意识是开展教学学术的重要条件，也是大学教学的一个重要品性。”（周波等，2018）明确揭示翻转课堂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不仅能优化翻转课堂的设计和实施，而且对大学教学的革新具有重要意义。
有研究者梳理出翻转课堂实施过程中师生双方分别遭遇的难题（Lo et al.，2017）。学生面临的难题主要有：（1）不熟悉翻转课堂的学习方式；学生已习惯传统学习方式，当面临改变时可能会触发消极情绪。（2）课前学习准备不足；学生很难自觉主动地为面授课的学习做准备。（3）课外学习疑问无法得到解答；学生往往在课后观看视频时遇到疑问，但没有直接向教师提问的机会。（4）难以理解视频内容；一些视频内容对学生而言难度很大，教师只能在面授课上进一步讲解。（5）增加学业负担；学生认为翻转课堂占用了他们课后的时间。（6）观看视频时容易分心；学生发现如果自己观看视频时没有同步记笔记，就很难专注于视频学习。教师面临的难题主要有：（1）准备工作复杂繁重；创建、编辑、发布视频以及准备课堂测验等活动都耗时耗力。（2）不适应翻转教学；即使是在传统课堂能取得较好教学成效的教师，开展翻转课堂实践时仍感觉不适应，学生的学业表现也因此受到影响。（3）无法直接使用其他教师制作的视频；不同教师的教学习惯、术语表达以及使用的教材均存在差异。翻转课堂的设计与实施，必须有效应对师生面临的诸多挑战。
2.破解师生所遇困难的操作性设计策略
研制出能够破解上述困难的一系列设计策略，可以让翻转课堂真正得以实施并获得实效，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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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学习中心大学翻转课堂的9条操作性设计策略
有效破解学生所遇难题的策略主要有6条（Lo et al.，2017）：（1）为解决学生不熟悉翻转课堂的学习方式这一问题，教师应鼓励学生做好过渡到翻转课堂的准备，关键在于：提前向学生介绍翻转学习的优势与挑战、教学大纲、教学进度以及课内外需要完成的任务等。（2）针对学生课前准备不足的问题，教师可使用结构化形成性评估作为面授课的导入，以激励学生进行课前学习，并向学生提出需要在课堂上解决的复杂任务和真实问题。（3）针对学生课外疑问无法得到解答的问题，教师可适时向学生提供在线帮助。（4）针对学生难以理解视频内容的问题，教师可在视频重难点处呈现介绍性材料以帮助学生理解。（5）针对学生认为翻转课堂加重了他们的学业负担问题，可通过精心设计翻转课堂，调动学生参与翻转学习的积极性并改善学业表现，进而提升学生加大学业投入的意愿。（6）针对学生观看视频时容易分心的问题，可通过设置能够进行自动评分的在线练习，以帮助学生检验和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教师还可以将长视频分解为一系列6分钟以内的短视频，降低对学生注意力集中时长的要求，并减轻学生的认知负荷。
有效破解教师所遇难题的策略主要有三条（Lo et al.，2017）：（1）为解决准备工作繁重的问题，教师要作好过渡到翻转课堂的准备。具体而言，教师可组建团队开展小步骤翻转合作，每个学期在可承受范围内完成一定数量的翻转课堂设计，逐渐积累教学资源和经验直至实现完全翻转。（2）为解决教师不适应翻转课堂而影响教学成效这一问题，教师可尝试根据学生课前学习表现来修改课堂教学方案，避免因重复讲授而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在面授课上，教师还可向学生提供反馈和个性化教学，组织小组活动促进同伴互助学习。（3）针对无法直接使用其他教师制作的视频这一问题，可尝试通过使用本人或团队制作的短视频加以解决。
操作性设计策略，着眼于翻转课堂实施的步骤和环节中师生面临的各种难题。教师掌握了这些策略，便可以结合所教课程的特点加以运用。例如，策略4强调使用教师或团队制作的短视频，保障多媒体学习的有效性，以避免学生观看视频时分心。这将启发数学教师及其团队使用板书而非制作PPT的方式录制短视频，原因在于板书能使数学推理过程可视化、推理思路连续化，从而降低学生理解问题的难度，避免学生因跟不上视频教学思路而分心等问题。
五、何以可成：“原理—程序—操作”三层次设计策略体系的建构
从“分”的角度来说，原理性设计策略、程序性设计策略和操作性设计策略属于三种不同的层次，各司其职。但是，一旦进入实践领域，则应当从“合”的角度将“原理—程序—操作”视为相互支持的统一体。大学教师从“分”到“合”系统把握和应用三层次设计策略体系并有所创新，才能使指向学习中心的翻转课堂得以可成。
1.翻转课堂设计策略体系的层次结构
体系即“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96）。翻转课堂设计策略体系是指原理性、程序性、操作性设计策略具有层级性和相互关联性，它们共同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金字塔策略体系，如图4所示。
[image: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ZTAtxTKMOaUMZLmSiaaPjnYNz5S2tzUMFQtbM19y5aIuQAWhWT303CicJ8GiakLfoia2NI5Scfea3yOfRF8cibffibCg/640?wx_fmt=png&tp=webp&wxfrom=5&wx_lazy=1&wx_co=1]
图4 　学习中心大学翻转课堂的三层次设计策略体系

原理性设计策略居于金字塔体系图的顶层，吸纳关于翻转课堂设计的理论性“上位”研究，是将“学习中心”教学理念应用于翻转课堂设计的一种指导性策略取向，能够解决课堂教学理论观念与大学教学实践之间的连接问题。原理性设计策略不具有固定的程序和步骤，但明确了程序和步骤编排应遵循的基本理念。程序性设计策略位于体系图的中间层，在整个体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进一步澄清了翻转课堂设计的“程序”“时序”与“环节”及其配套的设计策略。操作性设计策略位于体系图的底层，更贴近实践，更具有操作性，也代表其受原理性和程序性设计策略的指引和制约。在“原理—程序—操作”三层次设计策略体系中，上一层次策略为下一层次提供指引，下一层次则提供具体化的落实路径。整个策略体系既重视理论的引领价值，也关注实践的现实需要并为行动提供指南。
2.翻转课堂设计策略体系的建构完善
翻转课堂设计策略体系，将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其建构完善有赖于在原理层次上有效建构文化自觉型设计策略，在程序层次上持续探索技术优化型设计策略，在操作层次上重点关注内容定向型设计策略。
（1）有效建构文化自觉型的原理性设计策略
文化自觉，意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了解它的来历及形成过程。文化自觉不是为了“复旧”或“全盘西化”，而是为了能更好、更自主地适应和塑造新环境与新时代（费孝通，2004）。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也应成为翻转课堂的认识基础。当前国外翻转课堂研究多关注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较为缺乏对亚洲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的关注，因而，借鉴国外翻转课堂的经验时必然要考虑中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任何教育理论、方法和技术等都植根于教育环境、文化和社会中，借鉴国外优秀经验时必须要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翻转课堂的实施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基于探究共同体理论的原理性设计策略也需进一步调整与改进。例如，一些学生习惯被动学习，较难适应以积极自主学习为主导的教学模式。这说明学生临场感的建立面临一定困难，教师在鼓励学生应用所学时需要提供必要的脚手架，当学生逐渐适应翻转学习后，才会追求更高程度的自主学习。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实施翻转课堂具备独特优势。例如，我国强调集体主义文化，教师间合作频繁，有别于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和教师孤立现象（郑鑫等，2018）。这为教学临场感的建立提供了便利，教师可以通过组建翻转课堂教学小组来更精心地设计教学。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深入考察我国文化背景因素对实施翻转课堂带来的影响，从而开发出更能体现文化自觉特性的原理性设计策略。
（2）持续探索技术优化型的程序性设计策略
随着技术的发展，翻转课堂将呈现出与更多技术手段相结合的趋势。比如，虚拟翻转课堂（Virtual Flipped Classroom）将翻转课堂和虚拟课堂进行结合，旨在促进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并达到最佳学习效果。与传统翻转课堂不同，虚拟翻转课堂为师生提供了无需面对面就能实时交流的学习环境。学生能够在家观看教学视频并开展交互，还可以像在真实课堂中一样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虚拟同步课堂中。虚拟翻转课堂的程序，相应地由“课外自学视频—课堂互动交流”转变为“课外自学视频—虚拟课堂互动交流”，进而可以细分为四个步骤（Ismail et al.，2019）：第一，课外自学视频与自己对话。学生观看教师提供的视频，然后完成自我反思清单。第二，课外寻求机会与他人对话。学生通过邮件、移动APP及语音聊天等途径与同伴交流反思清单的内容，并将未解决的问题发送给老师。第三，虚拟课堂组织回顾与讨论。教师针对学习的重难点展示相关视频或呈现案例，然后提出学生尚未解决的问题；学生通过聊天窗口输入文本或麦克风发出语音分享他们的观点，最后由教师给出解答。第四，虚拟课堂布置任务与实践。教师发布学习任务，学生运用课堂所学开展实践，完成线上任务。可见，随着更多技术手段的引入和应用，未来的翻转课堂实施程序将发生调整，相应的程序性设计策略也需进一步加以丰富。
（3）重点关注内容定向型的操作性设计策略
有研究者依据研究问题的合理性、研究方法的恰当性及研究过程的严密性等指标，分析了国际上的翻转课堂实证研究文献，结果发现翻转课堂已应用于大学各学科教学领域（包括医学和健康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工程与技术、数学、教育、艺术），大多数翻转课堂的实施遇到了“学生难以获得即时反馈”和“视频长度难以控制”等问题，但教育和艺术等学科教学实践中并未出现这些问题（Al-Samarraie et al.，2019）。可见，学科领域不同，翻转课堂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选取的应对策略也应有所区别。比如，在口腔医学专业运用翻转课堂，较之简短的文字解说和普通解剖视频，“关键概念图谱”和“3D解剖视频”就更能有效解决课外学生学习参与度不高的问题（Vanka et al.，2019）。我国的研究也表明，翻转课堂对教师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带来了巨大挑战，教师的条件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越来越成为制约教师提升教学质量及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吴仁英等，2017）。因而，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围绕各个具体学科的不同主题和内容，创新与建构相应的翻转课堂设计策略，即着重于探析“内容定向型”的操作性设计策略，从而为任教不同学科内容的教师设计学习中心翻转课堂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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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Desi

gn Learning—Centered Flipped Classroom in Universities
ZENG Wenjie, ZHOU Ziyi, LIU Leiming

Abstract: Flipped classroom is a learning—centered teaching approach. However, most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only imitate the form, failing to fully achieve the intention of being

learning—centered. Therefore, an urgent need to further inquire and explicitly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esign learning—centered flipped classroom in universities”. This question contains four sub—questions of why it is
possible, why it is feasible, how it is accessed and how it is realized. As for “why it is possible”, the Community of

d cl.

Inquiry theory provides a basis for clarifying the characteristies of the learning—cente room and then 9

principle design strategies can be proposed. As for “why it is feasible”,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 specifies

the procedures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then 11 procedural design strategies can be proposed. As for “how it is

classroom in the existing empirical research, 9 operational design strategies can be proposed to deal with the

tem of

difficulties. On this basis, a three-level design strategy sy: principle—procedure—operation” was constructed.

As for “how it is realized”,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apply and innovate the design strategy system. The cultural

1 strategies need to be constructed on the p

neiple level, technology optimized de

ign strategi
need to be explored on the procedural level, and content—oriented design strategies need to be focused on the
operational level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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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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